
提要：
穿粉红色罩衣的护士把针头

刺进了她手臂上的血管，罗纬芝昏
昏沉沉睡过去。恍惚中，她觉得自
己越来越虚弱，好像有千百把匕
首，斜插进了自己的血脉，鲜血喷
涌而出，染红了大地。

“好，在哪里呢？”
“豪味酒家！”唐雨晨最后拨

通了周功航的号码。这次，周功
航没有挂断。他问道：“想好了没
有？”唐雨晨说：“想好了，你是局
长，我能不听你的话吗？”

“那就好！”周功航呵呵一笑
说。”

“为了庆祝咱们俩和好，人
家今晚想跟你吃顿饭。”唐雨晨
充满柔情地说。“好啊，那就在老
地方见面！”周功航说完，挂了电

话。周功航所说的老地方，其实
就是豪味酒家。打完了电话，唐
雨晨长长地舒了口气，杏眼圆
睁，几乎要喷出火来。

唐雨晨精心打扮了一番，早早
到豪味酒家要了亨通包厢，然后分
别给冯雄俊、符安永、周功航发了
短信，告知包厢名字。最先到达的
是冯雄俊。他进了包厢，随手把门
带上，然后面带微笑地走到唐雨晨
身旁，轻声说：“雨晨，原谅我，那天
我太冲动了，我向你道歉。”

唐雨晨微笑着说：“事情都过
去了，就别再提了，咱们从今以后
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缘分。”

“我一定会的！”冯雄俊说着，
他伸手欲拿酒杯。唐雨晨拦住他，
说：“等等，今晚我还约了一个朋
友，等他来了再喝吧！”

“你约了谁？”冯雄俊惊讶地
问道。“符行长啊！”唐雨晨眼含

深情地注视着冯雄俊说，“他帮
了你的大忙，我想，咱们俩应该
一起请他喝酒，感谢他一下才
是。”这时，外面响起了脚步声，
紧接着，门被打开了，符安永走
了进来。见到冯雄俊也在场，符
安永愣在那里。

唐雨晨看了看自己的手机，
然后再看看冯雄俊和符安永，笑
眯眯地说：“你们俩不是认识吗？
好好聊一会儿吧，我还有个朋友
要来，等他一到，咱们就开桌。”

“雨晨，你到底搞什么名
堂？”冯雄俊按捺不住地拉着唐
雨晨的手问道。唐雨晨眼波流
转，笑容满面地说：“周局长刚才
给我发了条短信，说他刚好路过
这里，我就顺便邀请他上来，多
个人喝酒才有意思，不是吗？”

“周局长也要来？”冯雄俊万
分惊讶，问道，“雨晨，你到底想
做什么？”唐雨晨将手指放在嘴
边，嘘的一声，说：“别说话，他马
上要到了。”说话间，门外响起了
脚步声，周功航推门进来，满面
春光地欲和唐雨晨打招呼。可见
到冯雄俊和符安永，他刚喊了

“雨”字，便住了口，愣在门口。周
功航认识冯雄俊，但不认识符安
永，不知道他们俩为何也这里。

“周局长，我来介绍一下。”唐雨
晨赶紧起身，指着符安永说，“这
是咱们市XXX银行的符行长，冯
总的房地产项目正是符行长帮
忙贷的款。符行长，这是咱们市
规划局的周局长。”

待他们俩落座后，唐雨晨看
了看冯雄俊，微笑着说：“这是冯
总，你们都认识的，用不着我介
绍了。”周功航、冯雄俊和符安永
都搞不懂，唐雨晨明明只约了自
己，为何突然多出另外两人。三
人干坐着，不知道说什么。

这时，唐雨晨收起了笑容，双
手按着桌子，慢条斯理地说：“各
位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今晚难
得相聚在一起。在喝酒之前，我先
给大家看一段录像助助兴。”

说完，唐雨晨走到电视柜前，
打开电视，按下DVD播放键。当屏
幕上出现符安永接受贿赂的画面
时，符安永的脸色刷地变得无比惨
白，紧接着，冯雄俊和周功航的脸
色也苍白如纸。还没等视频播放完

毕，符安永就猛地站起来，冲过去，
按下出仓键，取出那张光盘，啪的
一声折断，然后塞进自己的口袋
里，朝唐雨晨厉声喝道：“唐雨晨，
你到底想干什么？”

唐雨晨不回答他的话，给三人
的杯子斟满了酒，冷冷地说：“符行
长，好戏还没开始呢，咱们先来干
几杯！”冯雄俊抓起杯子，哐的一声
砸碎，接着，揪着唐雨晨的衣领，恶
狠狠地说：“你耍我？”

这时，楼下响起了一阵嘹亮的
警笛声。符安永像触电似的，僵在
原地，纹丝不动。冯雄俊也松了手，
面如土灰。一直安坐不动的周功
航，额头上渗出了密密的汗珠，双
手不停地颤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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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张仁清其实也想到事发突

然，部队准备的时间很仓促，会带
来许多困难。好在毛主席有指示，
开到徐济线以后进行整训，经过
整训，部队的准备将会更完整、更
充分。

提要：
唐雨晨接着给符安永打了

个电话：“符行长最近忙不？我
想把郝琳要我转交给你的东西
给你，你上次不是问我要吗？”

天津车站，震耳的锣鼓似乎越
敲越响。

黄天柱向修远还躺在木头椅
子上睡觉，这时候刚刚被外面的喧
闹声吵醒。看见匆匆而来的范书
宝，劈头就说：“什么鬼动静，连个
觉都不让人睡！”范书宝说：“不好
了，都暴露了。”

“什么都暴露了？”黄天柱迷迷
瞪瞪地问。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全公开
了。”范书宝有些担忧地大叫。

“你说什么？”黄天柱一把掀开
大衣，坐直了身子问。

范书宝说：“你们快去看看吧，
大喇叭喊得热火朝天。”

向修远也起来了，他披上大
衣，随着黄天柱范书宝快步来到外
面的站台上。果然是满目标语，热
闹非凡。向修远倒很沉稳。他对黄
天柱范书宝以及随后下来的张之
白等几个人说：“早晚的事情，晚公
开不如早公开，早点动手反而更主
动。”这时候一个军作战科的参谋
气喘吁吁跑了过来，交给黄天柱一
张纸条，上面只有寥寥草草的四个
大字：立即动员。署名是张仁清。

张仁清是黄天柱他们这个军
的军长兼政委。军作战科的参谋拿
着张仁清的手写命令在车站上呆
了整整一夜，把张仁清的指示传达
给路过的每一列军列的最高指挥
员。

一切来得那么突然，一切都是
在仓促和匆忙之中开始的。这一年
6月朝鲜战争爆发，张仁清等作战
部队的高级指挥员也多少了解一

些情况，但是又都认为这个发生在
异国他乡的战争离他们很远，即使
情况复杂或者恶化，也还有东北边
防军，而他们的任务是攻打台湾。7

月中旬，作为军长兼政委的张仁清
曾带着几个师的政委到上海参加
华东局党委的扩大会议，可是会议
刚刚开始不久就突然中断了原定
议程，通知陈毅等华东局的主要领
导紧急赶赴北京去参加中央政治
局会议。大家一时不明究竟，但也
猜测到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可能与
朝鲜有关。

9月7日，张仁清又一次到上海
参加兵团会议。兵团首长讲话后，
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传达了中央
军委的决定：九兵团即刻解除攻台
训练任务，开赴山东兖州地区训练
整补，做好入朝参战准备。9月8日，
毛主席电令：

九兵团全部可以统于10月底前
开到徐济线，11月中旬开始整训。

军令如山。对于如此大规模的
变化，张仁清也处之泰然。不过他
也想到事发突然，部队准备的时间
很仓促，会带来许多困难。好在毛
主席有指示，开到徐济线以后进行
整训，经过整训，部队的准备将会
更完整、更充分。想到这里，张仁清
放下心来。他靠在硬邦邦的座位
上，把脸转向车窗外的初秋。

可是让张仁清没有想到的是，
由于战局的迅速发展，徐济线的整
补训练最终成为了纸上谈兵的设
想。可由于战局的变化，到达曲阜5

天后，毛主席中央军委电令九兵团
的三个军火速开往东北边防，原定
于徐济线进行整训的计划被完全
打乱。张仁清这个军奉了兵团命
令，立即开抵吉林梅河口集结，进
行短期整补后即入朝作战。来不及
过多的准备，所属4个师既由徐济
线的姚村、曲阜、兖州、邹县等站上
车，依次北上，为兵团后卫。

一切都乱了，好在到了东北之
后还可以进行短期整补，张仁清这
才稍稍松了一口气。没想到随后的
战局急转直下，九兵团的十几万人
马未能等到发放棉帽子棉手套大
头鞋的日子，也未能在东北的吉林
梅河口地区集结和短期整补，他们
就穿着曲阜兖州和泰安一线领到
的南方的夹衣，直接开向了冰天雪
地的北朝鲜的长津湖。

“我是郝辙啊！”那声音清晰起
来。“哦……你。”

“对不起，是我的车不小心把你
撞到了。真是万分抱歉！”郝辙充满
内疚地说。

“现在……这是哪里？”
“在一家我朋友开的美容诊所

里。”郝辙说。郝辙便用自己的手机
给罗纬芝家打了电话，说自己是罗
纬芝的朋友，她的手机坏了，现在采
访团的朋友们聚在一起，又有任务，
回家的时间说不定，请家人不必挂
念。罗纬芝挣扎着尽量用平日口吻
说话。妈妈人老耳聋，也没分辨出和
往常有何大不同，就放心了。打完电
话之后，罗纬芝头脑眩晕，险些支撑
不住。“你可能有轻微的脑震荡，要
静养一下。”郝辙很体贴地说。

罗纬芝坚持：“还是把我送公立
医院吧。一时半会也好不了，太给你
朋友添麻烦了。”郝辙说：“我跟他是
好哥们，他会照料好你，请放心。我刚
才之所以不把你送公立医院，主要是
因为那儿都被花冠病毒感染的疑似
病人挤满了。”罗纬芝摇摇头说：“放
心。我不会感染花冠病毒的。”

郝辙说：“那可不一定。你知道
我后来到了A区，了解了太多的情

况，也算半个专家了，任何时候都不
能大意。”罗纬芝暗自活动了手脚，
除了面部火辣辣疼痛外，并无更多
不便之处。郝辙想了想，设身处地
说：“现在天色还早，刚给家里打了
电话，你也不必着急。再输点液体，
增加抵抗力和营养，你恢复起来也
更快一些。”罗纬芝想想也是。“我看
你累了，别多说话了。这就让护士来
给你扎上液体，好好休息。”

一片雪白，罗纬芝记忆起来，这
是蒙面的纱布。有依稀光亮。罗纬芝
瞄见了自己的臂膀，一根血红的管
子，正从自己肘窝的血管中，向外汲
取着血液。鲜红的液体带着她的体
温，一滴滴流入到一旁的储血罐中。

“她似乎没有睡着。”好像是刚
才那个粉衣护士的声音。“挺顽强的
啊。”郝辙的声音。护士说：“还是再
用一点药吧。刚才太微量了，不然她
马上会醒的。”郝辙说：“多用了药，
血液的品质就会受影响。”护士说：

“已经有几百毫升了。够用了。”郝辙
说：“那好，用药。”

之后，罗纬芝再怎样调动自己
的意志力，也无济于事。罗纬芝再次
恢复意识，是被夜雨浇醒的。脸上的
绷带已被打湿脱落，一圈圈耷拉在
脖子上，像未抽紧的绞索。罗纬芝扶
着树干起身，到处都在疼，像是被人
暴打了一顿。罗纬芝摸了一下自己
的衣服，好在并没有人侵犯过她，是
车祸和失血的后遗症。她趔趄着丛
一棵树干挪到另一棵树干，踉踉跄
跄一寸寸移动，不知走了多久。

好不容易回到家里，在按响门
铃的那一瞬，罗纬芝如同一床烂棉
花套子，颓然倒地。开门的是李元。
他一把抱起面容血肉模糊的罗纬
芝，说：“你终于回来了！”原来这已
经是两天以后了。罗纬芝在李元怀
中，微闭着双眼，被一种强大的安全
感所包绕。就算受了再大的折磨，有
了这贴心的一抱，物有所值。

李元给罗纬芝喂了西洋参泡的
水，待她稍稍缓过神来，李元问清她这
两天的遭遇。“你说他们在抽你的血？”
李元紧皱眉头，沉思着问。“我想，至少
有……几百毫升。”罗纬芝说着，伸出
自己细弱的胳膊。“你还听到那个郝辙
说用多了药，血液的品质会受影响？”
李元的眉毛拧成一道连续的黑索。

“是。不知道……血液品质……指
的是什么东西。”罗纬芝不解。

“我知道。他们要的是你血液中的
抗体。”李元揭开了谜底。

“什么意思？”
◆书名《花冠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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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9 以以牙牙还还牙牙

格日识一字

4400 一一片片雪雪白白

发音：jiān

谐音：间
释意：1 .(戋戋)少，细微，如“戋戋微物”，“为数戋戋”。
用法：1 .为数戋戋，形容少；2 .束帛戋戋，形容多。

55 一一切切来来得得那那么么突突然然

下期预告
6 军情永远是第一位

下期预告41阴谋

下期新书预告
《猛虎市长》

这是一个探索官场原罪的
故事。这是一个高智商人群，这
是一个高危险工种，诱惑太多，
陷阱不少，可以说没有人是完全
干净的，一不留神就可能从天堂
堕入地狱，落马或上位，命运将
在瞬间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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